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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民俗到美声重构：东北民歌与美声唱法的融合
性发展

关贺元

［摘  要］东北民歌承载着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精神，东北民歌与美声唱法的融合，为传统
音乐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路径。通过对《摇篮曲》《茉莉花》《乌苏里船歌》三首经典
东北民歌的音乐形态、演唱实践及跨文化表现展开探讨，系统梳理美声唱法介入东北民歌的
具体路径。美声唱法通过“旋律适应性调整”“情感层次化表达”“方言与标准发音的平衡”
实现了民俗性与艺术性的深度融合，为东北民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也为中
西音乐文化融合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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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歌旋律起伏较大、节奏鲜明有力、富

于动感、情感奔放热烈、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

民族特色；美声唱法以胸腹式联合呼吸、多元共

鸣发声，音色丰富、音域宽广，擅用连贯、花腔、

强弱对比等技巧，对艺术性和技巧性有着极高的

要求。二者的融合有利于丰富我国传统民歌的表

现形式、提升传统民歌的艺术感染力，从而赋予

地域民俗文化全新的生命力。

一、艺术前提：美声唱法何以融入东北民歌

20 世纪末，有学者极具前瞻性地指出：“美

声唱法要想在中国立足下去，必须教育歌手们唱

好中国歌曲。”［1］民歌《摇篮曲》《茉莉花》《乌苏

里船歌》在艺术风格、演唱技巧、节奏和旋律处

理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民俗风情，为美

声唱法融入东北民歌的实践提供了良好范例。

从艺术风格层面看，三首民歌各具特色：《摇

篮曲》是东北民歌抒情风格的典型代表，其旋律

温婉柔和，情感表达细腻而真挚，具有极强的感

染力；东北民歌《茉莉花》巧妙融入地方特色的

音乐语汇，旋律流畅自然、节奏清晰明快，并且

以叙事性的音乐表达手段讲述当地的风土人情与

生活故事，赋予其以独特的地域韵味；《乌苏里船

歌》作为赫哲族的代表性民歌，其旋律波动较大，

用强烈的动态感描绘赫哲族人民在乌苏里江上劳

作、生活的生动场景。

从演唱技巧层面看，相较于其他民歌，这三

首东北民歌在演唱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演唱

要求。在气息控制方面，许多传统东北民歌演唱

方式相对直白，对气息控制的复杂性要求不高，

但这三首作品却截然不同：《摇篮曲》需要演唱者

运用柔和而稳定的气息，以保证声音始终保持温

暖的质感和持久的表现力；东北民歌《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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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息控制上注重绵长均匀的呼吸支撑，尤其在

高音婉转处需保持气息的流动性。演唱者通过腹

部力量维持声音的圆润通透，在装饰音频繁的乐

句中做到气息连贯而不间断，体现东北民歌特有

的豪放与细腻交融之美；《乌苏里船歌》要求演唱

者依据旋律的起伏变化灵活调整气息，从柔和抒

情到激昂有力，气息转换尤为关键，考验演唱者

对气息的精准把控和灵活运用能力。在音色与共

鸣的调整方面，三首作品各有特点：《摇篮曲》为

营造温暖柔和的氛围，需要演唱者以头腔共鸣为

主；《茉莉花》既要保持清亮透彻的音色，又不能

失去东北民歌特有的质朴感，需要演唱者在音色

塑造上巧妙地保持平衡；《乌苏里船歌》则需结合

胸腔共鸣赋予歌曲深沉的底蕴，头腔共鸣增添明

亮的色彩，二者结合增强作品的层次感，使其在

悠扬的旋律中不失力度。在节奏与旋律的处理方

面，三首作品各具特色：《乌苏里船歌》的节奏层

次变化明显，既有平缓悠扬的段落，也有富有动

感的快节奏段落，要求演唱者在节奏掌控上必须

更加精准，以完美呈现作品丰富的节奏变化；《摇

篮曲》虽然整体节奏较为缓慢，但演唱者需要在

其中寻找到适当的起伏，避免演唱过于平淡，增

添民歌的灵动之美；《茉莉花》的旋律相对均匀，

但需要演唱者在音色上进行微妙变化，通过细腻

调整音色，演绎民歌的层次性。

总之，东北民歌根植于东北地区的自然风貌

与人文环境，其音乐形态与民俗生活紧密关联。

从音乐特征看，东北民歌旋律起伏大、节奏明快、

情感热烈，如《乌苏里船歌》通过波浪式旋律模

拟江面劳作场景，《摇篮曲》以舒缓的节奏传递母

亲的温情；从语言风格看，东北方言的“儿化音”

与衬词（如“啊朗赫赫尼哪”）赋予民歌浓厚的

地域韵味；从题材选择看，东北民歌的题材多源

于日常生活（如劳动、婚俗等），其演唱方式以自

然发声为主，强调情感的直接表达，具有鲜明的

民间性与即兴性。三首民歌不仅在旋律、情感表

达和演唱技巧上各具特色，而且能够较为全面地

展现美声唱法在东北民歌演绎中的应用。其民俗

特质为美声唱法的融入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出

了挑战：如何在保留民俗特质的前提下，实现美

声唱法的科学化、艺术化融合。

二、技术适配：美声唱法融入东北民歌的方

法选择

“作为文化的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音乐也应

该彰显与他者不同的个性色彩，更应该通过音乐

来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气质。”［2］中国传统音乐

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始终伴随着社会文化需求的演

变而不断深化。中国音乐家一直在探寻二者最佳

的融合路径，美声唱法与东北民歌的融合便是其

中较具代表性的艺术实例。将美声唱法融入东北

民歌并非对唱法的简单替代，而是通过技术调整

与艺术融合实现民俗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一）旋律处理的适应性调整

美声唱法在演绎《摇篮曲》《茉莉花》和《乌

苏里船歌》时，强调音高与气息控制、共鸣腔体

调节及旋律起伏的动态处理。在《摇篮曲》中，

通过深呼吸和持续的气息支撑确保长旋律线条的

连贯性，如“睡了那个睡在梦中啊”，需平稳气息

以保持声音清亮与温情，符合摇篮曲的安抚氛围。

既具韵律感，又柔和动人、充满感情。在《茉莉

花》中，高音部分如“好（把）一朵茉莉花（呀

啊啊）”需要稳定的气息支持，以保持声音的持

续与连贯，避免旋律断裂，形成平滑优美的旋律

感，美声唱法的运用有效提升了旋律的连贯性和

音质的稳定性。《乌苏里船歌》则要求灵活运用真

假声，如开头的“啊朗赫赫尼哪”，要用假声突出

回声效果，以良好的气息控制确保真假声转换时

声音的统一。

共鸣腔体的调节在《摇篮曲》中体现得尤为

重要。低音部分通过胸腔共鸣表现温暖感，高音

部分则利用头腔共鸣提升音质的透明度和柔和感，

使民歌音色层次分明，情感丰富。在《茉莉花》

中，头腔共鸣使高音部分更加透亮，增强民歌活

力和穿透力，合理调节共鸣腔体使高低音转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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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情感表达更具戏剧性。《乌苏里船歌》开篇以

喊唱方式展开，真声转假声，应用头腔共鸣提升

音高位置，达到了绵远流长的效果，奠定了作品

基调，描绘了江边渔民丰收的欢庆场景。演唱者

侧重头腔共鸣，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

美声唱法通过精准控制音量和音质完成旋律

起伏的动态处理，如《摇篮曲》最后部分母亲的

哼唱，通过渐弱音量模拟摇篮晃动产生柔和催眠

感。《茉莉花》旋律起伏大，滑音多，需注意歌唱

位置及腔体的统一，控制音量变化，使情感表达

细腻丰富，展现从激昂到柔美的情感转变。《乌苏

里船歌》旋律以大线条为主，深吸慢呼的气息控

制技术适于描绘乌苏里江的宽广辽阔，演唱者注

意大方向声音的整体把控，以迎合旋律线的连贯

性和抒情性，展现赫哲族人民丰收后的愉悦心情。

（二）情感表达的层次化

美声唱法以其独特的发声技巧和对情感的精

准把握，在演唱中实现了情感传递与声音细腻变

化的完美配合。以《摇篮曲》为例，母亲对孩子

的深情呵护通过微妙的情感递进得以展现。演唱

者借助音量与音色的渐次变化，将初始轻柔的母

爱逐步拓展为温和的深情，最终以平稳、安抚的

音调收尾，契合摇篮曲哄睡婴孩的情感主旨。如

在作品开头，演唱者运用柔和音色与较低音量，

传递母亲轻声安抚的细腻情感；在作品中段，随

着音量逐渐增大，母亲深沉温暖的情感得以凸显；

在作品结尾处，适度渐弱的音量与柔和音色，营

造出安宁平静的氛围。在《茉莉花》中，美声唱

法通过细腻的音色调整，展现作品中不同情感的

变化，完成情感递进与歌声细腻变化的配合。作

品以简洁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人们对美好爱情的

挚爱。美声唱法的精髓在于情感层次的递进和声

音的情感变化。演唱者通过音色的细腻调整，在

不同段落赋予作品鲜明的情感层次。开头直入主

题，热情奔放，演唱者通过适度增大音量、增强

音色饱满度，表达对茉莉花的崇敬与赞美；在借

物喻人部分，演唱者以温柔、细腻的音色传达对

“人”的期待；在结尾处，演唱者通过渐弱音量与

柔和音色，使作品情感平和地回归温暖与宁静。

在《乌苏里船歌》中，情感递进与声音的细腻变

化借助美声唱法得到精细化表达。作品从平静江

景到撒网劳作鱼满舱，演唱者运用音量的动态变

化展现情感层次性。作品前段以柔和音量与平稳

气息表现划船的宁静从容；随着情感递进，演唱

者逐步加强气息支持，运用渐强提升音量与情感

张力，使旋律愈发激昂有力。美声唱法中的换气

技巧与共鸣腔体调整助力演唱者在高音部分增强

声音的穿透力与清晰度，在低音部分展现声音的

深沉厚重，完美呈现作品的情感递进与音乐张力。

美声唱法高度强调情感与音色的统一。在

《摇篮曲》的演绎中，演唱者通过调控音色的温柔

与明亮，使情感表达与作品本身的音色特质相契

合。无论是低音部分的深沉，还是高音部分的明

亮，音色转换都紧密贴合情感表达，完美营造作

品的温情氛围。在《茉莉花》的演唱中，美声唱

法凭借对声音的细腻控制，使作品情感更加生动

且富有层次。演唱者通过音色渐变与节奏调整，

让作品情感在递进过程中自然连贯。每一段旋律

在音量与音色变化中传达不同情感，从轻柔到热

烈，再从热烈回归宁静，完美展现作品从激动到

平和的情感演变历程。

美声唱法注重气息支持和共鸣腔体的运用，

使演唱者能够根据不同情感表达调节音色，实现

情感与音色的紧密贴合。在《乌苏里船歌》描绘

江景时，演唱者运用胸腔共鸣与音色渐弱传递宁

静、和谐情感，声音温暖细腻；在撒网丰收情感

激昂部分，演唱者运用头腔共鸣与旋律渐强增强

音色亮度与穿透力，表现渔民大丰收的喜悦之情。

通过灵活调控音色，演唱者不仅使作品旋律流畅，

还使作品的情感波动获得有力的音色支持，实现

情感与音色的完美统一。

东北民歌的情感表达质朴而外放，美声唱法

的融入既保留了民俗场景的真实性，又赋予其更

高的艺术感染力。美声唱法在《摇篮曲》《茉莉

花》《乌苏里船歌》等作品的情感表达中，展现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强大的表现力。通过情感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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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声音细腻变化的巧妙配合，以及对情感与音色

统一的执着追求，美声唱法能够深入挖掘作品的

情感内涵，将其以丰富多样、细腻入微的方式呈

现给听众，使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三）方言与标准发音的平衡

东北民歌与东北地区的民俗风情、语言音韵

等因素相互影响，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东北方言的独特性是民歌民俗价值的关键。美声

唱法在咬字标准化的基础上保留了方言韵律，完

成了方言与标准发音的辩证处理与地域特色传承。

这种平衡既避免了方言的过度“洋化”，又提升了

民歌的传播广度。

东北民歌《摇篮曲》具有鲜明的方言特色，

浓重的东北地方口音赋予其独特的地域风格。在

演绎《摇篮曲》时，演唱者运用美声唱法和标准

化的发音及咬字技巧，在保留东北方言音韵独特

性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歌词的清晰度与可理解

性，确保观众能够精准把握歌词所传达的情感。

如针对频繁出现的“儿化音”，演唱者在维持发声

状态的同时，巧妙兼顾方言韵味，通过适度的咬

字调整，使歌词在音高与节奏的呈现上更为流畅

自然。在《乌苏里船歌》和《茉莉花》中，衬腔

与衬词的运用别具一格。在衬腔部分，旋律以级

进为主，起伏相对平稳。美声唱法凭借细腻的音

量控制与音色变化，将旋律演绎得温婉动人，为

后续情感的爆发奠定基础。在衬词部分，演唱者

摒弃机械套用美声咬字技巧，充分考量东北方言

的语调与韵味，力求将衬词演唱得既悦耳动听，

又富有地方特色。此外，《乌苏里船歌》巧妙融入

赫哲族民歌《嫁令阔》中的虚词与歌词，以完成

旋律表达。歌者在演唱过程中注重虚词与实词的

精妙结合，通过声音的虚实变化与音量的自如收

放，有效增强了作品的韵律感与节奏感。《摇篮

曲》歌词简洁且节奏鲜明，对发音的语言韵律感

要求较高。美声唱法注重声音的清晰连贯，演唱

者通过精准的语言节奏处理，使作品中的音符与

歌词紧密契合，避免因方言或发音的地方差异而

破坏整体节奏。以“摇篮轻摆动啊”为例，演唱

者凭借精确咬字与适当语速，实现了歌词节奏与

旋律的完美融合，同时保留了东北方言的亲切特

质，强化了作品的地域色彩。《茉莉花》歌词音节

独具韵律感，内容简洁却富有诗意，抒情性强。

美声唱法通过精准咬字和语速调节，使歌词在旋

律配合下更具音乐性。在副歌“茉莉花呀茉莉花”

的重复部分，发音更为圆润饱满，加深了歌词情

感深度。演唱者通过精确发音与节奏控制，充分

表达歌词情感，实现了歌词韵律与旋律的完美契

合，增强了歌曲的艺术性。《乌苏里船歌》歌词通

俗易记、朗朗上口，自身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与

旋律线条高度融合。美声唱法追求字正腔圆、音

乐严谨细致，演唱者需精准把握东北语言的节奏

感，将歌唱声音与语言起伏、语气有机结合，做

到自然流畅且不失稳重。“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等唱句，通过美声唱法的灵

活运用，使演唱兼具生活气息与艺术美感。

在《摇篮曲》《茉莉花》《乌苏里船歌》的语

言演绎中，美声唱法既平衡了方言与标准发音，

又将语言节奏感与旋律深度融合，通过独特的演

唱技巧，不仅保留了民歌的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

还提升了歌词的清晰度、音乐性和情感传递能力，

为东北民歌的创新演绎提供了新的方法。

综上所述，美声唱法在东北民歌演唱中的运

用中具有多层次的意义。在旋律处理方面，通过

气息控制、共鸣腔体调节及动态处理，提升旋律

连贯性、音质稳定性与层次感；在情感表达方面，

借助美声唱法实现情感递进与声音变化的配合，

强调情感与音色的统一，深度挖掘作品情感内涵；

在语言演绎方面，美声唱法达成方言与标准发音

的平衡，融合语言节奏与旋律，保留民歌地方特

色，提升歌词清晰度与音乐性。

         三、深度融合：东北民歌中的美声唱法应用

“任何地域的民间歌曲都是在其特定的地理环

境内形成与发展的。”［3］东北民歌承载了东北地区

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具有质朴的情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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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鲜明的艺术特色。美声唱法与东北民歌的融

合为中西音乐文化融合提供了经典范例。其核心

在于以民俗为根基、以技术为桥梁，实现本土化

与国际化的共生。

（一）美声唱法在演绎东北民歌中的技术优势

东北民歌的旋律既简洁又富有韵律，美声唱

法的腹式呼吸技巧能为演唱提供稳定持久的气息

支持，实现气息控制的精细化与旋律的流畅性。

在演唱过程中，稳定的气息可确保旋律连贯，有

效避免因气息不稳导致的音高偏差和音量不均。

以《摇篮曲》《月牙五更》等节奏舒缓、情感静谧

的作品为例，美声唱法的气息支撑演唱者在维持

音质的同时，展现柔和、持续的声音，营造宁静

和谐的音乐氛围。在长音段落和要求精确把控音

量的部分，精细化的气息控制更为关键，能让演

唱者对旋律的演绎收放自如，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美声唱法在音色调节方面优势显著，通过灵

活运用头腔共鸣、胸腔共鸣及混合共鸣等方式，演

唱者可在作品不同段落中呈现丰富多样的音色层

次，带来音色调节的多样性和情感表达的丰富性。

在演绎《茉莉花》《小拜年》等旋律清新柔美的作

品时，细腻的头腔共鸣能精准展现其清新、甜美的

音质，将作品蕴含的细腻感情娓娓道来；而在演唱

《乌苏里船歌》《东北风》等情绪激昂的作品时，胸

腔共鸣可增强音色的力度与张力，在作品高潮处充

分释放艺术激情，呈现起伏跌宕的艺术风貌，让听

众能够更深刻地感受作品的情感变化。

东北民歌的情感表达维度范围较广，从温柔

抒情到热情奔放，演唱者可以依据作品的情感走

向灵活调整声音动态。美声唱法中的音量动态变

化和情感层次划分恰能满足这一需求。在演唱以

温柔安抚情感为主的《摇篮曲》时，演唱者借助

渐弱营造柔和、舒缓的氛围，精准传达母亲对婴

儿的关爱。在演绎《小看戏》这类描绘热闹场景、

情感活泼的作品时，演唱者通过强弱对比，在节

奏变换中表现看戏的起伏心情及热闹非凡的农村

大戏台场景，使作品情感表达更加饱满、生动，

让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的艺术情境。

（二）美声唱法对东北民歌演唱技巧的提升

美声唱法具备出色的高音与低音扩展能力，

能帮助东北民歌演唱者突破传统民歌演唱中音域

较窄的局限，提升音域和音高的稳定性。许多东

北民歌如《乌苏里船歌》《小拜年》等在演唱时音

程跨度大，高音和低音部分切换频繁。借助美声

唱法中的气息调控和共鸣腔体运用技巧，演唱者

可更稳定地驾驭这些音高变化。在高音区，通过

合理运用头腔共鸣和充足的气息支持，使声音明

亮且富有穿透力；在低音区，利用胸腔共鸣让声

音深沉、厚实，从而使作品的表现更为丰富多样，

极大拓展了东北民歌的表现力。

美声唱法强调发音的准确性和语言的清晰度，

在演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东北民歌时尤为重要。

东北民歌歌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发音可能

较为粗犷或地方化，在传统演唱中较难保持清晰

表达。美声唱法通过口腔开度的调整、发音位置

的精准定位及气息的有力支持，帮助演唱者清晰

呈现每一个音节。在保持东北民歌地域特色的同

时，提升了语言表达效果，使听众能更准确地理

解歌词内容，感受作品的文化内涵。

部分东北民歌节奏复杂、旋律不规则，演唱

者在换气时易出现不自然的停顿或音高偏差，影

响作品的流畅性和情感传达。美声唱法在节奏控

制方面优势突出，其换气技巧和节奏感的培养能

助力演唱者更好地应对这些节奏挑战。演唱者可

依据作品的节奏特点和旋律走向，合理安排换气

位置和时机，使演唱过程更加顺畅自然。在节奏

变化处，精准把握节奏与韵律，避免因节奏不稳

而破坏作品的情感连贯性，在节奏与旋律的紧密

配合中，更完美地传达出东北民歌的独特魅力。

（三）美声唱法对东北民歌演唱风格的创新

美声唱法凭借高超技巧和多维度情感塑造能

力，在保留东北民歌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赋予其

更高层次的艺术魅力。如今，民歌演绎形式日益

多元化，美声唱法丰富了东北民歌的表现手段，

为民歌与其他音乐风格的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现代音乐创作中，东北民歌与现代歌剧、民族

43



2025年第3期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唱法相结合的案例屡见不鲜。美声唱法的融入使

东北民歌能够在音乐会、歌剧、影视作品等多种

舞台和形式中得到精彩呈现。这种艺术的跨界融

合打破了东北民歌传统演唱限制，开拓了东北民

歌的艺术表现空间，拓展了东北民歌的受众范围，

有力促进了东北民歌的传播与发展。新一代歌唱

家在传承东北民歌传统特色的同时，还可以融入

现代艺术的创新元素，为东北民歌注入新的活力。

（四）美声唱法在东北民歌教学中的应用

美声唱法融入东北民歌是技术革新与文化传

承的辩证统一。其核心在于以民俗为根、技术为

翼，通过科学发声技术提升艺术表现力，同时以

文化自觉守护地域特色。因此，在教学实践中，

要坚持民族立场，“民族生存价值观念和生命情愫

的传承才是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4］。这种融合

不仅为东北民歌开辟了现代转型的路径，更可以

通过教学形成可持续传承机制。未来可进一步探

索数字化技术赋能下的东北民歌创新，构建更具

开放性的跨文化音乐生态。在教学中可构建“民

歌—美声”双轨训练体系：基础阶段强化方言咬

字与民俗韵律；进阶阶段引入美声唱法的气息与

共鸣技巧，实现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一方面，

在技术训练体系层面，构建设计“气息—共鸣—

咬字”三维训练模块，如针对 《摇篮曲》 设计

“柔声长音控制”专项练习，结合《乌苏里船歌》

开展真假声转换与江景模拟训练；另一方面，实

现文化认知与艺术表达的协同教学，如引入方言

韵律分析课程，强化学生对东北民俗文化的理解。

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文化素养的演唱人才。

综上所述，美声唱法的融入增强了东北民歌

的表现力。在技术层面，美声唱法凭借深腹式呼

吸、多样共鸣调节及音量动态控制，实现了气息、

音色与情感表达的优化，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

在演唱技巧方面，美声唱法能够帮助演唱者拓宽

音域、稳定音高、改善发音清晰度、精准把控节

奏、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与传播力。在演唱风格方

面，美声唱法赋予东北民歌更加浓郁的艺术魅力，

为东北民歌注入创新活力，实现了东北民歌的可

持续发展。

四、结语

近代以来，“中西交融”“洋为中用”的文化

思潮为中国新音乐艺术形态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西方美声唱法的引入及其与我国本土民歌的融合

互鉴成为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引人关注的现象。

回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唐荣枚、王

大化、郭兰英等老一辈歌唱家，以西洋唱法为基

石，深入挖掘本土民歌丰富的艺术内涵，在对

“关于唱法科学性问题的主动思考，对‘土’‘洋’

唱法各自存在的问题的反思”［5］基础上，开创了

既区别于纯粹本土民歌唱法，又有别于西洋美声

唱法的新型民族唱法，打破了传统音乐表现形式

的局限。从地域民俗到美声重构的适应性探究，

揭示了美声唱法在东北民歌演绎中的双重使命：

一是扎根于民俗土壤，保留其文化基因；二是通

过技术革新与艺术升华，实现传统民歌的现代转

型。在这一过程中，美声唱法不仅是技术工具，

更是文化对话的媒介。未来，东北民歌的传承须

在坚守民俗本真性的同时，持续探索跨文化融合

的多元路径，在传承中焕发新的魅力，实现东北

民歌在当代音乐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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